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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 3 月 26 日，是我跟府谷县的文化学者建立缘分的日子。先是上午 9 点半府谷

县退休教师张育丰先生前来，拿着他已经完成的关于当地俗语研究书稿的前言部分让我看。

我大致看了一下，写得很好，就鼓励张先生把这个研究做得尽可能好。闲谈中，张先生跟我

说他的朋友韩宽厚先生完成了一部关于府谷方言的专著，希望到时候也让我帮着看看。我问

韩先生是不是按着方言学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张先生说至少已经得到方言学界一位专家的

肯定。

然后是半下午的时候，韩先生的外甥、府谷县志办主任康文慧打来电话。文慧说:“我

舅舅的书稿，想请孙教授看看。”我就让他 10 天后再联系。4 月 10 日下午 1 时，文慧拿着

韩先生的书稿来了。书稿很厚，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感到很好，就答应帮忙。文慧还给我送

来 1994 年出版的《府谷县志》，并且有他新交的朋友、陕西师大出版社的王刚前来我的办公

室取《府谷县志》。聪慧敏捷实干的康文慧和坚毅扎实诚挚的王刚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几十年极其繁忙的学术生涯中，偶然有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或一个新朋友闯入我的工

作和生活，这就在繁忙中平添了更多的情趣，往往使我得到一些调整、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特别是新朋友之间那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就在很短的这半个月时间里，我因府谷

文化的机缘，一下子结交了张育丰、韩宽厚、康文慧、王刚四位朋友，真是幸甚乐哉！

我搁下手头的工作，专门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韩宽厚先生大气恢弘的专著《府谷方言

研究》，感到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以下只就资料性和科学性两个大的方面来谈。

首先，《府谷方言研究》的资料性相当强，这是方言学界许多同仁都未必能够做得到、

做得好的。作者的确是下了一番真功夫、苦功夫的。诚如作者所言，“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

搜集整理，经断断续续数年写作，四易其稿”，才成为这个样子。说实话，一个受过训练的

方言学者未必能把自己的母语或工作地方言研究到这个程度。看着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使

人油然而生敬意:作者的确是相当不容易，更何况“多年的双耳失聪又造成学习和方言调查

的障碍，2 府谷方言研究个中难处，一言难尽”。尽管如此，作者却是相当的虚怀若谷，自

谦地说:“料无炼石之功，却尽衔木之责。”但读完全书，令人感动叫绝的岂止衔木之责，实

乃富有炼石之功！

全书的重点是第四章，即“府谷方言的语汇系统”。该章共分为六节，是按照语法特点

来划分的，依次是分音词和缀“圪”词，名词及名词性词汇，动词及动词性词汇，形容词、

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拟形词，俗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每

节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的确写得异彩纷呈。有的部分，如分音词、缀“圪”

词、名词、俗成语等等，从作者所罗列的材料看，估计是经过了穷尽式的排查，如分音词部

分，是我们至今看到的陕北晋语中最完整齐备的资料。这对一个双耳失聪的古稀老人来说，

要去调查这些材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认真阅读《府谷方言研究》，令人感到丰富多彩的是，作者对于词语的解释有许多独特

精到之处。作者把府谷方言词语放在当地典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背景下进行解释，

全然没有干巴巴的感觉;全书不但是对方言现象的记录描写，而且是对又一系列文化问题的

诠释。如作者对“揩鼻布子”的解释为“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少有带手帕者，更无今之纸

巾，小孩和老人常在身上挂一小块布以随时擦去流出的鼻涕”;对“沙把勒儿地”的解释为

“沙粒很大的土地，几无团粒结构，极易漏水漏肥，是一种瘠薄的土地”;对“麻糖”的解

释为“用小米、糜米为原料制的遇冷变硬、逢热变软的休闲小吃。本县民俗，腊月二十三祭



灶，要用麻糖糊炉口，意为用甜食糊灶王爷的嘴，要他‘上天言好事’，不说主家坏话”。作

者最具地域文化学者视野的，是对牵涉府谷民俗事项词语的解释，如对“奶媳妇”的解释为

“旧时贫家恐男孩长大娶不起媳妇，就抱养女婴为媳妇”;对“起轿”的解释为“吃喜的一

大早(日未出之前)，迎娶队伍动身，放好压轿糕盘、羊夹子、催妆，则放炮起程为起轿。旧

时多为骡轿，现在多为轿车”。假使把某个有关府谷民俗的部分连缀在一起，则不失为一个

生动具体的民俗过程。作者的文化自觉充满了全书，这跟近年来许多方言学者把方言与民俗

等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尽可能深入的研究是一致的。通读《府谷方言研究》，感到作者韩

宽厚先生既是优秀的方言学者，又是优秀的民俗文化学者。

李荣先生健在时谆谆教导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近几年，张振兴先生多次强调李荣先生

这一至理名言。面对《府谷方言研究》扎实丰厚的资料工作，那些懒于调查、调查不深入就

草草成文者应当汗颜，那些妄图用满篇理论吓唬人而看不到基本材料的学者应当汗颜！

其次，《府谷方言研究》的科学性也是很强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用国际音标注音，这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首要的条件;假如做不

到这一点，那么，基本上谈不上研究。

二是语音、词汇、语法的三个要素都有具体表述，全书以词汇为重点，语音次之。

三是有对声韵调系统包括连读变调的交待，有详细的同音字表，有声韵调配合关系表;
第二章第三节“同音字表”部分，为了区别同调值的阴平 213 和上声 213，特意把连调列入，

体现了同调值不同调类的特征。

四是有本字考证部分，这是学界最为看重的内容，也是颇见训诂、古音韵功力的内容。

方言学界考证本字，要求现代方言本字的声韵调与切韵音系的声韵调是一致的，作者的本字

考证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好。

五是全书的编排、词语的收录以及体例也都很科学。如动词、形容词、俗成语等是按照

第一个字的声母顺序来编排的。

以上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谈了《府谷方言研究》的优点。说实话，能够做到这两个方面

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作者是自学成才的;更有甚者，作者的失聪肯定给目前的调查研究带来

诸多不便。由此可见，其间的不容易，甚或相当不容易，读者可以自己去想象。这里我们想

强调的是，假如社会各界特别是方言学界有人只是认为《府谷方言研究》的作者韩宽厚先生

精神感人，那就大错特错、浅薄之至了，真是“把黄河看成一条线了”。再说一句实话，《府

谷方言研究》的语法部分还嫌欠缺。假如作者把大量的语法内容写进去，全书势必太大，因

此，建议作者先出版此书。待此书出版后，再行调查、学习、思考，完成一部同样厚重的《府

谷方言语法研究》。由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厚重的《府谷方言研究》来推断，作者的确具有

一股狠劲，是干大事的学者，是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精英！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做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符合目前的世界潮流，符合我们的

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有道是“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要求我们把守好自

己的文化，方言和民俗正是一定地域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工业化进程迅猛异常的背景下，更

应当“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推广普通话是与外地人交际的需要，教学的需要，但绝不意

味着要消灭方言，方言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20 世纪初，法国政府强行推广标准法语，导

致了方言的迅速灭绝，使得法国人至今提及这一文化缺失事件，痛心疾首，无以名状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去蹈法国的覆辙！方言研究对于揭示地域文化特色、对于语

文教学和构建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对于丰富普通话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此，《府谷方言研究》的出版，小而言之是府谷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中而言之是

榆林、陕西文化建设和发展中 4 府谷方言研究的一件大事，大而言之是我国乃至于世界文化

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诚然，作者韩宽厚先生令我们钦敬，而富裕起来不但不忘文化而

且重视文化建设和发展、为该书的出版提供经费支持的韩先生的企业界学生们，照样令我们



钦敬！

韩宽厚先生是由府谷县教师进修学校退休的老教师，我曾经长期在户县教师进修学校工

作，我们都是研究陕西方言的学者，虽至今未曾谋面，却有同行之谊，心心相印。我不但非

常感佩韩先生的治学精神，而且非常肯定《府谷方言研究》的诸多成就，因此，乐为之序。

是为序。

孙立新

2012 年 4 月 15-17 日于陕西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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